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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开
幕式展演剧目、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项目、贵州省文艺精品扶持剧
目——大型原创舞剧 《王阳明》
精彩上演，该剧由贵州省歌舞剧
院打造。本期文化周刊专访该剧
主创，从主创的角度来看，如何
通过舞蹈表达哲人和哲思。

舞剧舞剧 《《王阳明王阳明》》 剧照剧照。。

灯光渐暗，音乐缓缓而起，舞者以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将
500年前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思想瞬间凝结于舞台之上。

作为 2025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展演剧目，舞剧
《王阳明》 历时 3 年打造。“我们希望通过舞蹈，让哲学
‘活’起来，走进更多人的内心。”导演王亚彬介绍，自去年
接受贵州省歌舞剧院创排邀请以来，她带领团队深入贵州镇
远、修文等地，重访王阳明行迹，从历史现场汲取灵感，尝
试以身体叙事打通古今隔阂，实现阳明心学的当代转译。

“虽然无法回到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历史时刻，但通过场景
体验，我们尝试去触碰、设想当时他思想的顿悟和理论的形
成。”王亚彬表示，“这次前期工作特别丰富扎实，对我们的
精神世界是一次重要的启发。”

“剧目将焦点相对集中在龙场悟道这一重要阶段。”王亚彬
表示，“阳明先生的一生波澜壮阔，很难通过一部舞剧完全呈
现，所以我们选取了他人生中这一关键阶段进行讲述。”

整部舞剧时长 85分钟，既有故事剧情，也有写意性的舞段
表达。王亚彬认为，舞蹈肢体语言虽然没有文字语言具体，但

却具备与哲学理念相通的特性——写意性、抽象性和感悟
性。“舞蹈可以发挥特长，通过肢体语言呈现思想的流动，将
阳明心学有机嵌入故事当中。”王亚彬说。

与王亚彬以往创作的剧目相比，舞剧 《王阳明》 有其独
特之处。“阳明先生是一位思想家，我们特别希望将贵州少数
民族元素合理且创新地融入剧中。”王亚彬表示，每个作品都
应有其独特风格和讲述方式，需要因地制宜。

当被问及是否具有现代元素时，王亚彬肯定地表示：“作
为当下的创作者，我们会尊重当下环境的审美，遵循‘两
创’方式——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希望让更多年轻人
通过这部舞剧了解王阳明和他的心学思想。”

据了解，该剧自去年在六盘水首演以来，已先后在贵
阳、桂林、柳州、南宁、北海、成都等地巡演。为了这次演
出，演员们加紧排练。演出现场，舞者们的身影在灯光下交
错，仿佛将 500 年前的思想之光以当代语言重新诠释。王亚
彬说，细微调整每一个手势，每个细节都力求精准传达阳明
心学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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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月，中国作家协会公布“新时代
山乡巨变创作计划”2025年第 1期 3部入选
作品，来自贵州毕节的青年作家曹永最新
长篇小说《穿山记》入选。

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评选结
束后，一位评委在讲座上谈论《穿山记》时
说：“这个故事非常难讲。这个构思，确实
花费了许多心血。故事推进几十年，都没
脱离主人公有限的听觉和嗅觉。”

曹永则形容 《穿山记》 的写作过程为
“失眠之作”——这部以黔西北农民悬崖
凿渠为背景，以盲人牛天光为主角的小
说，讲述了贵州人在时代进程中，坚韧不
拔的奋斗故事，是“新时代山乡巨变”这
一命题的实践和回应。

闯入文坛：是废墟里长出的花草

“文学是我这片废墟里长出的一株花
草。”曹永如此定义写作的意义。

追溯写作的源头，曹永说自己的文学
之路始于偶然。老家乡镇青年作家的出现
和书店里随手翻开的书籍，激发了他创作
的念头，点燃了这个离开校园、做事屡屡受
挫的年轻人的文学野心。

“讲来荒诞，一个毫无准备的年轻人，就这样无知而冒失地闯进
了文学的殿堂。”他自嘲道。

作家薛荣说，有时候，一个人的写作就像一条河流。在曹永眼
中，他虽没从源头出发，但随着这条河流漂荡至今，文学拓展了自己
生命的长度和宽度，通过笔下的人物，还能感受不同的人生。

“现实生活中只有一个我，进入文学世界后，我可以随意分身，
幻化成无数个我。我身无所长，觉得自己就是一片废墟。而文学创
作，就是这片废墟里长出的一株花草。”

在农村长大的曹永，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回家，后来想去当兵被
查出身患严重的脾脏疾病，在家休养了很久……康复后，他学着父
辈们的模样，一年四季在土地里忙碌，播种翻土、浇水施肥，直到文
学的种子在心里燎原。

这些在生活中历经的苦难和危机，虽未直接转化为创作素材，
却锻造了曹永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

“对写作者而言，苦难并不是必需的基础。不管我们经受的是
疾风骤雨，还是柔风细雨，所有这些经历和见闻，全都可以转化成创
作的素材。”曹永认为，人在经历困境和绝望之后，思想也可能会发
生变化，比如写作中断多年，再次提笔的时候，发现思考的问题和当
年早已不同。

“穿山”背后：在地性写作呈现时代叙事

此次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作品《穿山记》，它的诞
生对曹永而言，更是一场与自我的博弈。

失眠困扰下的曹永，耗时数年才完成这部“失眠之作”。故事
里，他将主人公设定为盲人牛天光，在悬崖修渠的壮举中，主角仅依
靠听觉与嗅觉推进叙事。

“评委说这故事‘非常难讲’，但正是这种难，让我必须找到文学
的突破口。”曹永说，用《穿山记》作书名，指向凿渠引水这个贯穿始
终的事件，它既指地理上的穿越，也指心理上的穿越。

《穿山记》里的主人公在固定的山洞苦熬 8年，终于修通渠道，
跟着修渠的队伍回到久违的山寨。曹永通过残障者的感官限制，不
仅完成了地理意义上的“穿山”，更隐喻了观念冲突中的精神突围
——父辈与子辈从对抗到和解，最终“走向一致的路径”。

谈及小说中蕴含的传统元素和黔西北方言，是否会造成非本
地读者的阅读门槛。曹永以从 《毕节县志》 里找到的灵感“端公
复活”为例，谈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叙事的融合。

“我们的写作，大半部分是受到传统文化的滋养。问题在于，
我们怎么把这些传统的东西，融合到作品之中。”他认为，传统与
现代的紧密结合，不会带来阅读阻碍，反而能让地域故事拥有更
广阔的共鸣。

这种平衡在 《穿山记》 中以先辈在绝境中创造的奇迹，成为
对“新时代山乡巨变”有力的文学化诠释。

从曾经光秃秃的威宁群山到今日绿意盎然的磅礴乌蒙，曹永
笔下的乡土“痛感与温情并存”，这既是对变迁的记录，亦是对根
脉的凝视。

转向长篇：身体与意志的拉锯

从事文学创作的早期，曹永以中短篇小说见长。
从中短篇转向长篇，《穿山记》带给曹永的最大挑战并非结构

或节奏，而是身体与意志的拉锯。
曹永说，原计划的单线叙事，双重结构，在准备大改后打算

再构思。他笑称：“作品和失眠一样，不受控地长成了现在的模
样，重构之后，察觉之前的结构改变了，它们最终走向统一。”他
透露，完成《穿山记》修改后，将尝试以中篇“找回手感”，再推
进完成构思的几部长篇计划。

作为曹永的文学粉丝，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教授、贵州省中
国现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宋朝认为，曹永的文字是从乌蒙山的土地
里生长出来的，就像高原上的苦荞，开花的时候是苦的，果实一开始
入口也是苦的，但仔细品尝之后却是回甜的。

“透过曹永的文字，我们能看到这片土地上的人身上的那股子
韧劲和狠劲，他们一直追逐着生存的氧气与做人的尊严。他的作
品中不仅有批判，还有满满的期许。”江西省作协副主席樊健军如
是评价。

或许，《穿山记》的悬崖渠水，不仅流淌着曹永对文学近乎执
拗的信仰，也是废墟上那株花草的滋养。

从乡镇青年的懵懂提笔，到今日以残障者视角叩问时代命
题，曹永的创作始终与土地、与困境紧密缠绕。就像他所说的，

“靠着日积月累的耐性，通过漫长的思考领悟、长期刻苦的修炼，
有了感知，文学也就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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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王亚彬

用舞蹈语言转译阳明心学用舞蹈语言转译阳明心学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珊珊

文若儒生明道，武似侠客超然。
在 2025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展

演剧目舞剧《王阳明》演出现场，贵州省歌
舞剧院舞剧团副团长张猛以肢体为笔墨，将
王阳明饰演得传心传神。

张猛是山东人，从 2018 年考入贵州省
歌舞剧院舞剧团，到参加“舞蹈世界”首届
全国网络舞蹈大赛《行走的芦笙》获“杰出
表演奖”，参演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音乐
剧 《此心安处》，再到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项 目 舞 剧 《天 蝉 地 傩》 中 饰 演 男 一 号

“仓”，备受观众喜爱。
张猛用 7 年时间，完成了从小演员到大

主角，从学习者到管理者，从生涩走位到精准
控场，从单一练技到统筹排演，从专注台前到
兼顾幕后，从群舞到舞台核心的蜕变，更在管
理者的角色中体悟艺术与责任的共生。

对演员而言，蜕变是角色的递进，是技
艺的精进，更是责任的增进。2024 年，张
猛遇见了舞剧 《王阳明》，也成就了他的一
次舞台蜕变。

“作为主演和舞剧团副团长，这份责任
是双重的。”站在 《王阳明》 的舞台上，饰
演在贵州龙场悟道的千古大儒，让张猛感到

压力与使命感并存。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
角色的塑造，更是对贵州这一重要文化素材
的舞台呈现。

如何用舞蹈形式表现“悟道”，用肢体展
现“心即理”“知行合一”这样深邃的哲思，成
为张猛从业以来的最大挑战。

排练场上，让张猛最难忘的是排练“悟
道”中的核心独舞。起初，他只是停留在对具
体的舞蹈动作的传达上，但总觉得流于表面，
缺少那份内省的、喷薄而出的精神力量，排练
也一度陷入瓶颈，他内心的焦灼更甚。

张猛深知，短时间内，他还无法通过肢
体语言完整表现王阳明先生深刻的哲学思
想，但他坚信，只要不断汲取导演意见，认
真理解阳明心学、努力练习舞蹈动作、细心
揣摩角色心理，就能把自己体悟的阳明心
学，传递给观众。

作为管理者，这份感悟也贯穿在组织演
员排练、帮助演员找感觉以及和演员复盘舞
台呈现的过程中。舞剧排练之初，大部分演
员还未进入状态。例如群舞中的“大臣”，
由于演员年龄尚小，无法传达出老练成熟的
舞蹈感觉。

在他看来，只有自己先找到感觉，才能

与演员精准地、有效地沟通。
因此，张猛在一遍一遍的自我体悟中，

找到了一个关键词呼吸，他告诉演员要通过
呼吸找到顿挫感，通过呼吸方式的改变，去
感受心中那份厚重的沉淀。

在舞剧《王阳明》的演出现场，掌声如雷，
观众表达着他们对这部剧的喜爱。

据了解，该剧自去年在六盘水首演以
来，先后在省内外多地巡演，所到之处掌
声、欢呼声不绝于耳。小红书话题阅读量
120 万+，抖音总曝光 183 万+。2025 年，郑
州、武汉、杭州、苏州、宁波、绍兴、福
州、洛阳等地先后向该剧发出邀请，《王阳
明》成为当下舞剧热点剧目之一。

“在角色与责任的交织中，悟到属于我
的‘知行合一’。”从仰望前辈的青涩少年到
舞台中央的主演，张猛的艺术成长是在角色
塑造中反观自我，在团队管理中验证心学。
正如他所言：“7 年时光，像一场漫长而专
注的舞蹈，每一次演出，都有对阳明心学的
新一层理解。”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主演张猛

在角色塑造中反观自我在角色塑造中反观自我

舞剧 《王阳明》 通过舞蹈语言展现明
代大儒王阳明的生命历程与心学思想，剧
中王阳明父亲王华一角，由贵州本土青年
演员张贝饰演。

张贝是贵州文化演艺集团的一名青年
舞蹈演员，虽年轻却已积累不少舞台经
验。2024年，他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舞剧《天蝉地傩》中饰演男一号“仓”，并曾
荣获贵州省第二届“群文杯”舞蹈比赛二等
奖、贵州文化演艺集团“新人新作”扶持计
划“最佳舞蹈表演奖”等多个奖项。

谈及舞剧 《王阳明》 中的王华，张贝
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次

“深刻的心灵叩问与艺术历练”。当剧中王
阳明因直言进谏遭廷杖、下诏狱，作为父亲
的王华踏入阴冷牢房，百感交集。“王华
的身份是多重的：他是朝廷状元郎，是恪
守礼法的士大夫，更是一位亲眼目睹爱子
饱受摧残的父亲。那种情感，远非简单的
悲痛所能概括，其中交织着锥心之痛、深
沉忧虑，还有一种复杂的理解。”

为了精准传递这种极致情境下的复杂
心理，张贝在排练中反复揣摩一种“克制下
的汹涌”。他认为，王华的情感必须通过极

度内敛的方式呈现。“外在的平静需要承
载内心的惊涛骇浪。”他举例道，比如，
一个下意识伸手想去触碰儿子伤痕的动
作，却在半途凝滞、收回。这种隐忍，比
任何外放的呼喊都更具冲击力。

在张贝的理解中，王华内心并非没有
对儿子因刚直而招祸的无奈，但更深层的
是对儿子坚守信念的理解，甚至是一种

“无法言说的、带着痛楚的认同”。“这映
射了中国传统父子关系中那种厚重而深沉
的情感表达方式：爱意深藏，尽在无言的
眼神与细微的肢体支撑中。”张贝说。

作为一名扎根贵州的文艺工作者，张
贝在表现王华的性格时，也自然地融入了
对本土文化气质的体悟。“贵州大山的厚
重与坚韧，似乎与王华在巨大苦难面前所
展现的隐忍与力量感有着某种内在的呼
应。”因此，在表演处理上，张贝摒弃了
繁复的肢体语言，转而着力于塑造“一种
如磐石般的沉静气场”，通过一个凝重的
背影，一个深远的眼神，力求传递出那份
如山岳般的父爱和士人风骨。在张贝看
来，这种深沉、内敛的表达方式，也契合着
贵州文化中特有的实在与坚韧。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若佩

王华饰演者张贝

以克制演绎深沉父爱以克制演绎深沉父爱

舞剧舞剧 《《王阳明王阳明》》 剧照剧照。。

舞剧舞剧 《《王阳明王阳明》》 剧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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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 《王阳明》 主创谈


